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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50封家书“救”吸毒儿子
武汉男子吸毒在京被强制戒毒两年，父亲写信盼其重归正途；戒毒所将家书结集出版

宁宁吸毒被抓了。
消息从千里之外的电

话那头传来，电话这头的宁
宁父亲感觉来不及挂好电
话，眼前一黑……

再次醒来，这位年过六
旬的老人取出纸笔，开始给
儿子写第一封信。

“宁宁，我们的儿子：你
到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
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可我
们如今只能隔‘河’相望
了。这么多天来，我们以泪
洗面，夜不能寐，一闭上眼
睛就是你的影子，你该想象
得到，你给我们造成了多大
的伤害。而我们还强撑着
不能倒下，因为你还需要我

们，不亲眼看到你洗心革
面，健健康康地出来，我们
死不瞑目……”

一封、两封、三封……
父亲的信每周一封，亲情友
情篇、危害篇、根源篇、洗
心革面篇……

一年来，父子俩不断地
用这种方式推心置腹地交
流。如今这 50 多封信，“我
从中节选了 30 几封信，六
七万字，编辑出版。”宁宁
父亲说，该书已印 100 本，
发给强戒所内的强戒人员
阅读。近期，该书将再印
1900 本，用来对更大范围
内的强戒人员进行教育和
亲情感化。

6 月 21 日上午，宁宁在
管教的带领下走进了强戒
所心理咨询室。他戴着黑
框眼镜，有些许络腮胡子，
1.7 米左右的个头，身体稍
显壮实。

31 岁 的 宁 宁 是 武 汉
人，2003 年毕业于武汉某
大学通信专业，后在武汉一
所高校图书馆工作。

2011 年 6 月 30 日，宁
宁说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
记那一天。

“我和同事被单位派到
北京培训，出门前吸了毒。
到北京后，在海淀一家宾馆
登记住宿后不久，警察就找
上门来。”宁宁说，“看到警
察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
是为了什么事情，被带走尿
检，结果呈阳性。”因为他
之前已经因吸毒被拘留过，
按规定这次必须接受强制
隔离戒毒。几天后，宁宁被
送进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
所强制戒毒两年。

来京出差强制戒毒两年

写信代表父母没放弃他
宁宁复吸被抓，对于宁

宁家人来说，无异于晴空霹
雳。宁宁家在当地也算是
名门望族，宁宁的祖父是地
理学家，父亲退休前是教
授、知名学者，写了十几部
著作。母亲也是教育工作
者。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儿
子竟然成为一个瘾君子。

“2010 年 6 月，得知他
吸毒差点要了我的命，这
次更让全家族人陷入更大
的阴影中。从此家中再没
有欢笑，我和他妈妈的晚

年再无幸福可言。”宁宁父
亲说。

“我就这一个儿子，我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
堕落下去，我死了也不能给
社会留下一个废品，我得救
他！”可儿子在戒毒所里，
用什么方式才能救他呢？
宁宁父亲决定用他们最擅
长的方式——写信。“我们
要让他知道父母没有放弃
他。”于是，他在自己 63 岁
生日的当天，给宁宁写了第
一封家书。

三月后儿子回第一封信
写了两个月的信，儿子

仍然没什么改变，也没有回
信。父亲着急了，写信给强
戒所领导。

宁宁的责任民警刘立
伟说，宁宁刚进来时，问一
句说一句，不问就不说，也
不和别人交流，心事很重。

“两个月后，宁宁和父
亲第一次会见，看了父亲一
眼后就开始哭泣，半个小时
只说了几句话，一直低着
头，哭着、听着。”刘立伟
说，在亲情书信和管教的劝
解下，宁宁三个月后给父亲
写了第一封信。

声 音

此次戒毒所将宁宁与家人的来往信件编
辑、出版，希望其他吸毒人员在阅读本书后，
能够体会到亲人对自己的关爱，并树立起戒
断毒瘾的信心。同时也希望能够对强戒人员
家人，在亲情帮教上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希望
所有强戒人员的家人对他们的孩子、亲人不
放弃。
——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民警刘立伟

■ 讲述

帮发小还债陷绝境 靠吸毒发泄

帮人还债想当“救世主”

为什么会接触毒品？
宁宁在给父亲的第一

封信中写着：那年，我最不
愿意看到的事发生了。发
小不仅吸毒还参与赌球，欠
下巨额债务，被债主追杀，
为了替他还债，我瞒着你们
把 房 屋 抵 押 ，向 银 行 贷
款……我想要做你们所说
的“救世主”，来满足自己的
虚荣——那虚假的幸福。

“整整一年，我陪他一起
担惊受怕，亲眼见他吸毒、欠
债，丢掉了体面的工作，与父
母争吵，卖掉了新车和结婚
用的新房，最后失去了相处
近8年的未婚妻。”

宁宁说，由于抵押数额
较大，他每个月都入不敷
出，要靠借债维持生活，“我
过得很累，就这么一天天熬
着……还债的压力、周围朋
友的质疑、对真相暴露后的
恐惧等种种负面情绪，慢慢

地交织成一张大网，把我困
住，让我喘不过气来。”

宁宁父亲说，儿子出事
后，他找到了儿子的发小，
他家更惨，“家徒四壁，他父
亲瘦得皮包骨头。”

第一次吸毒3天睡不着

面对压力，宁宁“想挣
脱”，但他找不到方向，于是
开始变得沉默、消极、自闭、
淡漠亲情、疏远朋友，缺少
沟通、交流，无法宣泄，导致
恶性循环。

“如果不将这种情绪发
泄出去，我会被压垮的，我
要找一个方法。”宁宁说，
2009年夏天的一天晚上，他
和包括发小在内的几个朋
友，在 KTV 内一起喝酒，当
时喝得有点多，他看见朋友

“溜冰”，禁不住发小的劝
说，再加上内心烦闷，开始
接触了毒品。

宁宁一边说一边用手
比画着，“桌子上有个透明

的瓶子——冰壶，上面装有
两根吸管，点火后吸食，本
来没有什么精神，吸食一口
之后立马精神就上来了，所
有的烦恼都一扫而空。”

宁宁在给父亲的信中
还说，“吸毒后，我发现我能
主动与人交流那些不快的
事情，将平常不想说不敢说
的东西，一股脑儿倒出，整
个人都变得轻松了。”

宁宁说，第一次吸食
后，他整整三天三夜没有睡
着，毒瘾过去之后，又是三
天三夜的昏睡。

后来，一次，两次，三
次……“虽然我知道这样无
疑是饮鸩止渴，但与之相比，
我觉得向父母吐露真情更
难。我曾数次想坦白，但到
了最后那一步，却怎么也开
不了口，只能一次次放纵自
己。”宁宁说，“当触碰到内心
最软弱的部分时，下决定是
那样的难。我面对不了父
母的质疑、伤心与失望，不敢
正视心中对父母的愧疚。”

拥抱告别
叮嘱儿子
好好表现

■ 现场

6 月 21 日上午，头
发花白的宁宁父亲也
走进了心理咨询室，他
拍了下宁宁的肩膀，笑
着说：“小家伙。”

宁宁站起来朝父
亲笑了笑，拉着父亲的
手，坐在旁边一张绿色
的椅子上。

“我前半生历经磨
难，后半生经过奋斗，
好不容易过了几天好
日子，而你的行为让全
家一下子又陷入黑暗。
我在农村当‘知青’7年，
流的眼泪不及这一年的
百 分 之 一 啊 ，你 可 知
道！妈妈为了你，瘦得
皮包骨，见 人 抬 不 起
头。”宁宁父亲说。

尽管对宁宁很失
望，但在父亲心中“这
孩子从小很善良”、“曾
经是那么阳光、懂事！”

宁宁坐在一旁安
静地听着，抱在胸前的
双手渐渐放了下来。

相聚半小时后，到
了午饭时间，父子同时
站了起来，父亲抱住儿
子，拍着他的肩膀说：

“要好好表现，多和管
教民警交流。”宁宁则
对父亲说：“爸，回家路
上注意安全！”

本版采写/新京报
记者 张玉学

6月21日，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儿子宁宁与父亲见面。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Q
宁宁：最开始我是非

常抵触毒品的。发小吸
毒，我还打过他一耳光，
跟他说不能吸，咱们都不
能吸。如果再给我一次
机会，我肯定不会再吸。

■ 对话

宁宁：出去后应该
能戒掉吧，这个是没有
办法保证的。我只想说
现在肯定是放下了，已
经到了这个地步，什么
都放下了。

宁宁：从进来后，父亲
一直没有批评过我，而是
一直鼓励我。父亲今年 64
岁，母亲 61岁了，等我出去
后，把自己过好了就是对
他们最大的报答。

如果给你再来
一次的机会，你还
会接触毒品吗？

Q
从 这 里 出 去

后，你能实现诺言，
不吸毒了吗？

Q 想过怎样报答
父母吗？

【事发】

【救子】

【改变】


